
导  言

孙中山博士诞生于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于一九二五

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孙博士之死对于急切想使中国相信

他们是一片好心的俄国共产党来说，正好提供了一个表示他们

友谊的良机。为了纪念孙博士，他们于一九二五年秋季，在莫斯

科开办了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这所大学的寿命不长，在一九

三 年秋就停办了。尽管如此，它对于中国国共两党的事态发

展都有重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正如它是二十

年代国共关系史上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莫斯科中山大学也是

一九一七年后中俄关系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它还是国共

两党党史的组成部分。

那些曾在中山大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列宁学院以

及各种苏联军事院校学习过的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内占有重

要的地位。例如，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中

山大学毕业的。拿最近的来说，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选出的

九十五名中央委员中，我至少能认出二十七个在苏联学习过，他

们主要是毕业于中山大学。在“八大”成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

平，就是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八大”选出的另一个中央委员，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与毛泽东形影相随的陈伯达，也在中

山大学学习过。在六十年代中期，至少有三个省委的成员进过



哈依尔

中大。同时，在大陆中国的中央政府中任要职的至少有十六人，

如像刘少奇，在苏联上过学，当然，刘少奇进的是东方共大。在

党政军中还可列举出好多人来，这里我只提出几个明显的例子。

再者，二十年代在苏联学习过的中国人中，在国民党中曾经

而且依然在起着重要作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在苏联顾问米

鲍罗廷的倡导下，按照类似共产党标本的路线进行了改

组。在这里，我可以开出一长串的名单，虽然我将只提到其中的

少数几个人。蒋经国将军是中山大学毕业生，一九六五年在台

湾的中华民国的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现在是国民党中执委常

委，一九六九年，他成为行政院副院长，相传他在台湾的势力仅

次于他的父亲蒋介石。已故的国民党情报首脑郑介民将军，也

进过中山大学。郑介民当过已故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局首

脑戴笠将军的助手，郑曾负责蒋介石的个人安全多年，被公认为

蒋介石最亲信的侍从之一。蒋介石夫人的得力助手皮仪淑和她

的丈夫谷正鼎也是中山大学毕业生，谷是立法院的显要委员。

谷正鼎的哥哥、国民党中执会常委谷正纲也进过中大。在台湾

的中山大学毕业生还有内政部副部长邓文仪；在国民党中任过

多项要职、曾一度负责国民党军政人事工作的刘咏尧；立法委员

肖赞育和吴家钰；监察委员张秀兰；前交通部长何重汉。何其实

是在莫斯科军事学院学习，但他和附近的中山大学保持密切联

系，并在中大就餐。还有卜涛明，一九六四年死于台湾，台湾国

际关系学院的院长，公认的苏联问题权威，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

义大学毕业生，后来又进过中山大学。王崇武在大陆时当过济

南市长，后曾任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现在仍是该院的高级干

部，也是东方共大的一个毕业生。我确信，用不着一一罗列二十

年代在苏联学习过的中国学生。我还深信，我这里提到的名字，



就足以说明这些留俄学生在国共两党中均起过重要作用。这些

名字告诉我们，尽管中山大学已停办多年，它在中国大陆和台湾

的影响也许还清晰可见。

中山大学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上也起了作用。在分

析导致共产党中国和俄国冲突的早期因素时，我们必须看到，首

批俄国训练的，矢志忠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中国人一回国，就竭

力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场权

力斗争持续了二十多年。结果毛泽东甩掉了所有为俄国人尤其

是斯大林特感兴趣的干部，如陈绍禹、秦邦宪、陈昌浩和后来的

张闻天、杨尚昆等人。他们的下台，无疑是苏俄和共产党中国关

系恶化的内在因素，也是表明这种关系恶化的一种征兆。而且

在作者撰写本书时，现在据说在莫斯科的陈绍禹还在继续反对

毛泽东的斗争。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开会前四天，《消息报》摘要发表了陈绍禹最近写的反毛

的长篇攻击。

中山大学也是中国托洛茨基运动的摇篮，它地地道道是从

俄国移植到中国的。在中国发起托洛茨基运动的中国人中，绝

大多数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其中包括陆渊、梁干乔、宋逢春、肖冰

洋和李梅五。只有王平一和刘仁静等少数几个早期的中国托派

来自苏联其他学院。托洛茨基本人直接介入了中山大学的托洛

茨基反对派和尔后的中国托派运动。

当然，中山大学也许还影响到中国其它方面的活动。例如，

一些大陆中国学府使用的教学法，就很类似中山大学的那一套。

还可以指出的是最早的中国文字改革，是中山大学一批中国学

生着手进行的，俄国人物色这些学生专门从事此项工作。已故

的吴玉章就是这些学生当中的一个，也使这一工作取得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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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在莫斯科

的进展。吴玉章在发展汉语拉丁文字拼写方法上起过特殊作

用。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夺得全国政权以后，正是吴玉章领导了

大陆中国的文字改革机构。

在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来这一点上，中山大学也

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大承担了卷帙浩繁的翻译任务，译成了许

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中文经典著作。这一工作的成果

是，很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首次被译为中文，并尽量做到了马克

思主义名词中文译名的统一。而且，不少中山大学学生回到中

国后，继续从事这一重要的翻译工作。他们的事业对于许许多

多中国人，特别对党的干部的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中山

大学对后来中国发生的好多事件有其影响，这我将在这一研究

报告的本文中加以论述。

中山大学不单单对中国有影响。俄国人显然也从中山大学

和东方共大的经验中得到好处，他们在一九六

创办人民友谊大学时，这些经验对他们无疑是有用的。固然中

山大学和东方共大彼此不同，人民友谊大学又同前两者有别，然

而人民友谊大学显然继承了前两个学校的传统做法。当东方共

大和中山大学在二十年代创立之际，它们反映了苏联对东方，特

别是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趣正在与日俱增。多少有点类似

的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革命事业的注意力又集中到了不

发达国家身上，这次不只是在东方，而是遍及于全世界。人民友

谊大学因而建立，以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东方共大的校

名上有“共产主义”字样，当然它只招收共产党人。但中山大学

就招收了非共产党人，而且，只是在国共分裂以后，直到一九二

八年，它才改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中山大学”。由于人民友

谊大学招收非共产党人学生，我推测它的渊源直接地可以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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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山大学的头三年。人民友谊大学的名称之前冠以已故的非

卢蒙巴之名，但这所大学却不教卢蒙巴的思

想。而在中山大学也确实从来没有教过孙中山的著作。但是，

这两个学院课程上的重要差异，无疑会使人感到，它们之间相隔

数十年，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俄国人也从他们早期创办的

院校中总结了经验。在中山大学只开社会科学的课程，当然包

括“科学社会主义”。然而，在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重点是放在

自然科学上。当然，东方共大、中山大学和人民友谊大学的确也

有某些共同点。在所有这三所学校，苏联人都感到他们一定会

通过进入这些学院的学生而得到更多的好处。至于苏联究竟得

到多大的好处，我留待历史学家去作结论。





中山大学的诞生

新时代的曙光

第 　　一 章

辛亥的革命，似乎把因外国侵略和内部动乱而削弱、并且常

常被嘲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带进了一个新时代。推翻了帝

国，建立了共和国，亚洲第一个这种类型的共和国。更重要的

是，革命唤起了国民精神，从而为继续前进和光明未来开辟了

道路。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列宁在《真理报》上以《新生的中国》为

题，发表了他对中国革命有远见的评价，并对这个拥有四亿人民

的睡狮给予了他最热情的祝贺：

先进的文明的欧洲对中国的新生是不感兴趣的。四亿落后

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觉醒了起来，参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四

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斗争了。

辛亥革命给予中国的深远影响和由此引起的巨大变化是不

言自明的，这并非列宁的发现。可是，对这一革命的国际意义作

出精确的分析，则应归功于列宁，而不幸这一事实却为大部分历

史学家所忽视。在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夺得权力后，他对辛亥

革命的阐述，极大地影响了布尔什维克党对中国和其它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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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共产国

国家的政策。

早在一九一二年七月，列宁在读了孙中山博士《论中国革命

的社会意义》一文后，写了题为《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

论文，详细论述了一九一一年革命和孙博士的政治学说：

。

这里的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

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这样一个阶级所

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

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它憎恨过去，

善于抛弃死去了的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

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东西

在列宁看来，孙中山代表一个新兴的进步的阶级。他还

写道：

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实

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亚洲这个还能从事

历史上进步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

农民。

这里所表达的见解，成为列宁起草并为一九二

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基础。它

也为未来孙博士与苏俄的联盟开辟了道路。因为以这一联盟为

基础而制定的支援中国国民革命的战略，也自然源出于列宁关

于亚洲的资产阶级和农民构成一种历史的进步力量的估计。

由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饱受内忧外患，因而即使在辛亥

革命以后，也没有得到一天的和平与繁荣。然而，革命精神却从

未熄灭。它总是一触即燃，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而达于顶点。

五四运动为中国革命打开了一个新境界和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五四运动源起于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与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巧妙



的融合。哈洛德 伊罗生在他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中，对五

四运动的重大意义作了如下精辟的总结：

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它开创了第二次中国革命。它

似乎激发了一股蓄之已久的惊人的活力，一切传统观念和行为

方式均告分崩离析，这些东西的被冲决，使这个国家举国上下都

受到影响。城乡男女青年开始同旧日的家族和农村长辈权威们

决裂，两代人中间打开的裂缝人们再也无法弥合。陈旧的处世

之道和思想方法依然统治着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但它们正受

着致命的冲击。在大专院校中掀起了巨涛狂澜。凡尔赛会议后

对西方幻想的破灭，使得学生们众望所归转向了俄国革命。这

一股新的潮流汇集了欧洲早已流传的各种主要社会思潮，给中

国带来了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从而

打开了新的眼界，在思想、道德和文学方面激起了一场名副其实

的革命，而且大大加速了政治变革和社会冲突的深度。一切社

会阶级都登上了政治舞台。旧的政治组织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新的组织纷纷出现。

俄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口号，越来越吸引了长期遭受外国凌

辱和摧残的中国人民的注意力。而孙中山显然是第一个公开对

俄国十月革命表示热忱并想方设法和苏俄建立关系的中国要

人。正因此，孙博士在一九一八年从上海致电列宁和苏俄政府。

他在电文中称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有着共同的目标。他预言，

俄国和中国革命将联合起来，共同致力于解放一切被压迫人

民。这一电文实际上表明了孙博士对同西方交往感到灰心，转

而同情俄国革命。

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对孙博士

数月前的电报作了热情的答复，恭敬地称孙博士为“尊敬的导



越飞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发表共同声明。

，

有重大的共同目标。

师”，并且强调了俄国与中国革命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它们具

诚然，很可能是孙博士和苏俄领导人之间

的这些早期交往，影响了尔后的布尔什维克在中国的外交行动。

例如，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由加拉罕签署的取消沙俄在华

方、北方中国政府”的。

特权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著名宣言，就是给“中国人民和南

当然，孙中山当时领导着华南的革命运

动。之后，孙博士和俄国领导人继续来往，导致了孙博士和苏联

官员阿道夫

鲍罗廷到达广州，担任孙博士改组国民党的顾同年，米哈依尔

问。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接着国共合作，有力地说明了十月

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正在与时俱增。这一影响在一九二五年至一

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中达到了顶点。

一九二七年的大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五

九二七年期间，孙博士的联俄、联共、

革命，中国的政治局势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就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在一九二五

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一股强大的革命动力。之所以采取这

些政策，是由于内外交困，别无他循，西方列强对华政策所表露

出来的无知和自私及其对孙博士的革命运动漠不关心，迫使他

转而求助于苏俄。一九二四年，孙在写给一九二三年他派往苏

联考察的蒋介石的手札中写道：“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

断无成就。

然而中苏合作并不是仅仅出于中国人向往十月革命和西方

对孙的革命愿望置之不理。另方面的原因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对

东方兴趣正与日俱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革命浪潮席

卷欧洲。然而，这一革命浪潮在匈牙利和德国革命失败后很快

就消退了下去。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俄国共产党人为了打破他



们的孤立处境，开始在东方认真地寻找同盟者。中国及其革命

领袖孙中山就成为天然的目标。至一九二一年，共产国际派他

的特使马林到中国，并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桂林与

孙博士会晤。马林一回到俄国，就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

了一份关于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详尽报告。马林坚决主张联合

孙博士远比联合军阀吴佩孚或陈炯明为佳。马林感到，孙博士

一生革命并通晓社会主义理论，因而将是共产国际最理想的同

盟者。一九二三年孙中山、越飞发表共同声明后，孙博士和苏俄

的联盟即告正式建立。莫斯科中山大学虽建立于孙去世之后，

却是孙和俄国人这一联盟的产物，而且是这一阶段中苏关系发

展的必然结果。

除了作为中苏关系发展史的产物外，中山大学的成立和关

闭还体现了中国革命的高潮和低潮。再者，它还代表了当时中

国社会的雏形。中大的中国学生乃是标志着时代的整个激烈政

治斗争的一部分。在中大，有具有各种倾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其中包括斯大林主义者和托派，有国民党的代表，也有在中国革

命中形成的其他各种集团和派别。

然而，中山大学不仅是中国政治舞台的缩影，它还是苏俄领

导人之间斗争的一部分。一九二四年一月列宁一逝世，俄国人

中就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像两只斗

鸡一样地互相厮杀；而中国问题也就成了双方斗争的焦点之一。

每一方都标榜自己是中国问题的权威，他们争着当中国人民的

发言人。正因此，中大的中国学生不仅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作用，

而且卷进了苏俄政治的漩涡。

进一步从每个人的角度来看，一九二五年秋莫斯科中山大

学的开学典礼，标志了中国学生出国求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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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博士逝世和鲍罗廷宣布创立中山大学

在这以前，大部分中国学生去欧洲、美国或者日本深造。的确，

中国政府一八七二年第一批派出国的留学生三十人是去美国。

可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派学生去过中国巨大的邻邦俄国；也没

有多少中国人去俄国学习，因为当时都认为俄国落后。可是现

在，五十年以后的情况大变，由于孙中山的国民党和苏联建立了

联盟，苏联成为中国青年最想去学习的地方。这本身说明，至少

有好多人不再把俄国当成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九二一至一九

二四年这段期间，只有不多的中国共产党人曾去俄国东方劳动

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而在一九二五年，几百个中国人开始成群

结队去俄国上中山大学。

而正是这些

然而，中山大学的开办不仅引起了中国学生数量上的变化。

就在欧美回来的学生把他们记着“科学”与“民主”内容的课堂笔

记和书籍，也许还连同他们的梦想，一起带回国来的同时，留学

俄国的学生们带回来的却是建立一个新中国的理想及其实施政

治纲领，还建立了为实现这些理想的党的关系。

留俄中国学生归根到底要在掌握中国的命运中发挥重要的

作用。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带了包括孙夫人和汪精

卫等人一行十九人，离开广州去北京。这次北上的目的是要实

现孙中山“复兴中国”的崇高志愿。他本想通过与段祺瑞、张作霖

译者注：由于安全的缘故，当中国学生越过中俄边界时，俄国情报人员搜查他

们，并把他们的书籍和课堂笔记全部没收。



将军协商建立新中国，不幸，孙博士由于肝病复发，在天津几乎耽

搁了一个月，他和他的使团直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才抵达北京。

那时我是北京国立法政大学的学生，对孙中山的到达北京，

我至今历历在目。在他到来两天前，北京下了大雪，所有的街道

都上了冻，路很难走。加之气温降到了零下。可是，尽管那天天

气不好，大约有十万人聚集到前门火车站去欢迎孙博士。当孙

博士走出专车时，国立北京艺术学院的乐队奏起了中国乐曲。

成千上万的人为即将看到他的风采和听到他的教诲而纵情欢

呼。可是孙博士重病在身，他只是向欢迎的人群点头示意，就乘

上小汽车径直驶往北京饭店。

孙博士到达的当晚举行了提灯大会。我们聚集在天安门广

场上，从段祺瑞为孙中山安排的铁狮子胡同临时住地到天安门，

宛如一条火龙。我们渴望着向孙博士表示敬意，并且盼望他能

讲一次话。可是我们到达以后，孙博士因为病情沉重不能给我

们讲话。而由孙的英俊的广东籍助手汪精卫代他出面，代表孙

中山向我们表示他的谢意。我们随即在失望中散去。

孙中山的病情日益危急。请了六、七个北京的外国医师来

看过，可是孙博士病情毫无好转。最后，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四

日，一位俄国肝病专家从莫斯科来到北京。然而一切努力均告

无效。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半，孙博士撇下了一个仍在奋斗的

中国和她正在遭受苦难的人民与世长辞。

孙博士病笃的时候，由汪精卫草拟了一份遗嘱。二月二十

四日，汪念给孙博士听，并得到了他的同意。三月十一日，孙博

士终于在他的同志们的请求下签署了这份遗嘱和给苏联的一封

信。信显然是陈友仁用英文写成的。这封信在他逝世后才公开

发表，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文件。信的全文如下：



段落划分与中文原件也有数处不同。此处中译文系按本书

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

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

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

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

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

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

中，与你们合力共作。

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

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

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

提携。

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

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

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

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

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

译者注：书中所引孙中山致苏联遗书与《孙中山选集》第二卷第九二二页上的

中文原件有以下出入：

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一句，而英文引

文中无此句；

英文的段落和内容与《孙中山选集》校对后译出。

中文原件抬头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

）中文原件中有“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



利

孙中山逝世的翌日，国民党中执会给共产国际主席戈里高

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发送了孙中山逝世的讣告。在这份讣

告中，国民党表示希望继续与俄国合作。讣告说：

由于孙中山逝世，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失去了它的领袖。孙

中山的事业尚未完成，将由他的党继续进行下去。我们还面临

着巨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正受着和帝国主义结盟的反革命势力

的包围。我们深信，你们作为列宁的真正信徒，会同我们这些孙

中山的后继人继续并肩战斗。

国民党的讣电和孙中山的信件同时发到了莫斯科。苏联领

导人和中国人一起，沉痛悼念这位中国人民的领袖和苏联的伟

大朋友。斯大林对国民党中执会的讣告复了唁电，电文如下：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失去国民党的领袖、中

国工农争取中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争取中国国家的

统一和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组织者，向你们表示哀

悼。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确信无疑，孙中山虽然逝

世，但他的伟大事业将永世长存，永远活在中国工人农

民的心中，中国国民党将不顾它的敌人而在伟大的反

帝解放斗争中高举孙中山的旗帜，直至取得反对帝国

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的最后胜利。

孙中山去世了，孙中山的事业万古长存！孙中山

的未竟事业万岁！

季诺维也夫在代表共产国际所致的复电中，重申了共产国

际支持中国革命和孙中山精神的立场。电文说：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将竭尽全力使各国全体工人

广大群众明确了解孙中山的事业的伟大意义。



后来成为中山大学校长的拉狄克，长

书》和《告世界工人书》。

为了纪念孙中山，共产国际还发表了《告中国人民

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维经斯

基等人都专门写了悼念文章。文章中对孙中山和中国

革命都作了高度的评价。其中，以拉狄克发表在《真理

报》上的文章最为典型。他在题为《孙中山的遗产》的

文章结尾写道：“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的一往无前。在

遭到每次失败之后，他重新站起来，重新总结经验，更

加努力学习。

期以来一直是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在《真理报》的

文章中把孙中山和洪秀全，中国革命和太平天国起义

做了比较，他还结合他个人的体会阐述了列宁关于中

国人民群众的思想：

一九一六年的一天，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方殷，一

些布尔什维克在伯尔尼集会讨论民族自决问题。列宁

在会上突然提议，布尔什维克将来应和中国革命联合

起来。这一提议当时似乎是一种痴人说梦！真想得出

来，俄国无产阶级会同亿万中国人并肩战斗。在与会

的五六个布尔什维克当中有人想像说，如果他们命长，

也许会看到这个梦想实现。

在一九一八年中国和俄国还被捷克人、社会革命

党人和高尔察克分割开来的时候，列宁有一次问到在

那些移居俄国的中国劳动者中，是否可以挑出革命人

士去同孙中山接触。现在我们已经同中国人民建立了

联系。今天我们赋予中国革命者的使命则是扩大我们

与亿万人民的接触。

显然是根据列宁的思想，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得出结

，



鲍罗廷，俄国派驻国民党的特别顾问，于一九二

论，确实不假，“孙中山播下的种子一定会开花、结果。”得出这一

结论后，苏联领袖们决定在中国革命中投入更大的资本。同一

年中在莫斯科建立的中山大学，就是苏联最重要的一笔投资。

在孙中山去世后不久，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在广州成立国

民革命政府，为中国革命打开了新的境界。这个国民革命政府，

吸收了新鲜血液，巩固了革命力量，号召群众采取进一步的革命

行动。在这一极为有利的革命形势下，苏联加快了在莫斯科建

立中山大学的计划。

米哈依尔

五年十月七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十六次会议上正式宣

布建立中山大学。在这次会议上，鲍罗廷还建议国民党选派学

生去中山大学学习。这个提议获得了通过，并且成立了由谭延

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选拔委员会。鲍罗廷担任这个委员会

的顾问，并在委员会建立后迅即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开始选

拔学生。

选派学生去俄国学习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仅仅在广

州一地就有一千多名青年报名参加选拔考试。由于广州是那时

全国的主要革命中心，选派委员会选拔的三百四十名学生中大

多数（一百八十人）来自这个城市，设在广州的黄埔和湘（湖南）、

滇（云南）军校各取十名。有五十名来自上海，五十名来自京津

地区。还有二十名学生由鲍罗廷特别推荐。鲍罗廷推荐的大多

数是国民党要人的子弟。这些特别选拔的学生免除参加竞争考

试。在广州选拔的学生中，百分之九十是国民党员，上海和京津

地区选拔的学生则多数是共产党员。

特别选拔办法包括一组三种考试。我有一个在广州参加考

试的大学同班同学对这一考试程序作了如下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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